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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早年專攻經學，對於佛學的興趣并不大。以後在朋

友們的勸引下，方才對佛典有所涉獵。章太炎在《瑞安孫先

生傷辭》中回憶說： 

平子（即宋恕，浙江平陽人——筆者注）疏通知遠，學兼內外，

治釋典，喜《寶積經》。炳麟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1 

宋恕曾對他說：「何不取“三論”讀之」。“三論”指的是《中

論》、《十二門論》、《百論》這三部龍樹系的大乘典籍。結果，

章太炎：「讀竟，亦不甚好」。2 

但是，章太炎自蘇報案被繫入獄以後，即對佛學產生了濃

厚的興趣，他那龐雜的哲學體系中也逐漸溶入了佛學思想的

成份。他在對佛學思想進行大量吸收的同時，對佛家邏

輯——因明學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章太炎有關因明學方面

的論述雖然并不多，但是他對因明學的重視程度卻是極高

的，而且經常對因明學的理論加以運用。本文試就章太炎與

因明學的關係問題略作論述。 
  

                                                       
1 《章太炎全集》（四）P224，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897 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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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早年執著於經世致用，所以雖有朋友們的勸導，卻

始終不能醉心於佛學。章太炎自述說： 

遭世衰微，不忘經國，尋求政術，歷覽前史，獨於荀卿、韓非所

說，謂不可易，自余閎眇之旨，未暇深察；繼閱佛藏，涉獵《華

嚴》、《法華》、《涅槃》諸經，義解漸深，卒未窺其究竟。3 

又說： 

余少年獨治經史通典諸書，旁及當代政書而已，不好宋學，尤

無意於釋氏。三十歲頃，與宋平子交，平子勸讀佛書，始觀《涅

槃》、《維摩詰》、《起信論》、《華嚴》、《法華》諸書，

漸及玄門，而未有所專精也。4 

1903 年，章太炎因蘇報案被拘押獄中後，逐漸醉心於佛學，

主要閱讀了《瑜珈師地論》、《成唯識論》等大乘法相宗典籍，

其中也包括了《因明入正理論》。由此他初步研習了因明學

的理論。 

章太炎在獄中閱讀這些法相宗的經典著作，與朋友們對他

的影響和幫助是分不開的。原先勸章太炎學佛的宋恕，對唯

識學素有研究，并且特別對因明學進行過大力的提倡。章太

炎自修習唯識學後便將其引為知音。他回憶說： 

                                                       
3 《菿漢微言》。 
4 《自述學述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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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麟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說，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

子治《瑜珈》竊自喜，以為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

台、華嚴諸家深遠。5 

此外，早年勸章太炎〝購覽〞佛經的夏曾佑，對法相宗也極

為推崇。與章太炎過往密切的友人中，不乏像宋恕，夏曾佑

這樣喜歡談佛論道者。所以，當章太炎被繫入獄後，朋友們

便設法為他送去了法相宗的經典著作。蔣維喬回憶說： 

二人（指章太炎與鄒容——筆者注）初繫福州路工部局，禁令

尚寬，每周可容親友前去探視一次。中國教育會在滬同人，約

定以二人輪值，前往探問送食物，太炎索閱《瑜珈師地論》，

是書當時上海尚無處可購，惟蔣智由寄存於會中書篋內有之，

乃設法取出，送與太炎。6 

章太炎在獄中誦讀法相宗的經典，不能不說是受了朋友們的

影響。也正是由於入獄這一機緣，章太炎才得以在友人的幫

助下，潛心探究佛理，最終悟解了大乘的法義。章太炎自己

回憶說： 

獄吏課以裁縫役作。友人或求納致書籍，獄吏許之。始余嘗觀

《因明入正理論》，在日本購得《瑜珈師地論》，煩擾未卒讀，

羈時友人來致；及是，并致金陵所刻《成唯識論》。役畢，晨

夜誦讀，乃悟大乘法義。7 

                                                       
5 同(1)。 
6 《章太炎先生秩事》，《制言》第 25 期。 
7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04 年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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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獄中一邊自己研讀佛典，一邊傳授鄒容。他不僅悟

透了大乘法義，而且對因明學的玄妙之處也有了深切的體

會。章太炎曾特別向鄒容推薦《因明入正理論》，云：「學此

可以解三年之憂矣」。8 

 

1906年，章太炎出獄東渡日本後，對因明學繼續進行了深

入的研究。1909年，他撰寫了《原名》一文，運用因明學的

理論，對《墨經》的邏輯體系進行了比較研究，較為集中地

反映了他對因明學的研究心得。他致書國粹學報社，自述撰

寫《原名》一文的緣起時說： 

向時無知因明者，亦無有求法相者，歐洲論理學復未流入，其

專以形學、力學說《墨經》，宜也。今則舊藉多已刊印，新譯

亦時時間出，而學者不能以是校理《墨經》，觀其同異。蓋信

新譯者不覽周、秦諸子，讀因明者亦以文義艱深置之，而《墨

經》艱深，又與因明相若，因無有參會者。僕於此事，差有一

長，不以深言比傅，惟取真相契當之文為之證解，其異者亦明

著之，如宗因喻之次第，彼此互異…。9 

章太炎運用因明學對《墨經》進行比較研究，是他的一大創

舉。所以這篇《原名》在《墨經》研究史上可說是開先河之

                                                       
8 《鄒容傳》，《民報》第 19 號。 
9 《致國粹學報社書》，《國粹學報》第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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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顯示出了章太炎對因明學研究之深入。 

章太炎對因明學重視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數端： 

其一，對印度文化的傾心。章太炎自到日本後，一方面閱

讀了大量的佛典，一方面也接觸了許多遊學日本的印度人，

由此他開始傾心於印度的古代文化。章太炎對梵文非常欣

賞，他曾致信蘇曼殊說： 

我亞洲語言文字，漢文而外，梵文及亞拉伯文最為成就，而梵

文尤微妙，若得輸入域中，非徒佛法之幸，即於亞洲和親之局，

亦多關係，望師一意事此，斯為至幸。10 

章氏曾特地請了一位梵文教師來開課教習，并約請魯迅和周

作人兄弟前去聽講。11章氏還曾與蘇曼殊商議設立梵文書

藏，因無有應者，“卒未成”。12此皆足見章氏對梵文之重

視程度。 

章太炎對於婆羅門學說也進行過研究，并和印度婆羅門學

者有所交往。他在致蘇曼殊的信中說： 

有羅浮山寶積寺沙門名娑羅者。航海來日本，特訪師於民報

社。蓋娑羅在廣東見警告書，故不遠萬里，求善知識。師本意

欲往羅浮，又譯《婆羅海濱遁跡記》，今皆應驗，所謂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者與？娑羅素學禪觀，與啞羊輩大異，在橫濱曾

講經一月，今寓鐮倉建長寺，彼寺則日本臨濟第一招提，其僧

                                                       
10 冬藏《章太炎與曼殊和尚》，《越風》第 17 期。 
11 周作人《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越風》第 1 期。 
12 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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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尚少真宗臭味也。末底近方托印度友人轉購波彌尼八部書，

其書到後，當就師講解。13 

章太炎還準備介紹一位印度婆羅門的學者來中國講授吠檀

多哲學，他作書余同伯曰： 

頃有印度婆羅門師，欲至中土傳吠檀多哲學，其人名蘇蕤奢婆

弱，以中土未傳吠檀多派，而摩訶衍那之書彼土亦半被回教摧

殘，故懇懇以交輸智識為念。某等詳婆羅門正宗之教本為大乘

先聲，中間或相攻伐，近則佛教與婆羅門教漸已合為一家，得

此挾掖，聖教當為一振。14 

章氏的這番議論在正統的佛學家眼中，完全是離經叛道的，

所以楊仁山代余同伯作書答曰：「今當末法之時，而以婆羅

門與佛教合為一家，是混亂正法而漸入於滅亡」。15 

章太炎在革命受到挫折時，甚至一度產生了到印度出家的

念頭。黃侃回憶說：「（太炎先生）睹國事愈壞，黨人無遠

略，則大憤，思適印度為浮屠，資斧困絕，不能行」。16章

太炎自己也曾說道：「余自三十歲後，便懷出世之念，宿障

所纏，未得自在」。17蘇曼殊也說：「前太炎有信來，命曼

隨行，南入印度，現路費未足，未能預定行期」。18 
                                                       

13 同(10)。 
14 《致余同伯函》，見《楊仁山居士遺集、等不等觀雜錄》卷 8。 
15 《代余同伯答曰本末底書》，《楊仁山居士遺集、等不等觀雜錄》卷 8。 
16 《太炎先生行事記》，《制言》第 31 期。 
17 《贈曼殊自題小影》，見冬藏《章太炎與曼殊和尚》，《越風》第 17 期。 
18 《致劉三書》，《曼殊全集》（一）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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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章太炎醉心於印度文化，所以他在將印度、中國

和西方的三種邏輯體系進行比較研究時，對因明學便表現出

了特別的偏愛。章太炎曾經論述道： 

辯說之道，先見其情，次明其柢，取譬相成，物故可形，因明

所謂宗、因、喻也。印度之辯：初宗、次因、次喻。大秦（指

西方——筆者注）之辯：初喻體，次因，次宗；其為三支比量

一矣。《墨經》以因為故，其立量次第：初因，次喻體，次宗；

悉異印度、大秦…大秦與墨子者，其量皆先喻體後宗，光喻體

者，無所容喻依，斯其短於因明立量者常則也。19 

他認為印度的因明論式與辯說之道最為吻合，所以因明比較

其餘兩種論式就顯得較為完美了。評價非常之高。不過，他

的這個結論是有所偏頗的，因為以《墨經》為例，其論式雖

不如因明論式那樣成熟，但在對論題進行論證的過程中都用

具體事例來設譬，并不如章太炎所說「無所容喻依」。《中

國邏輯史‧近代卷》指出：“章太炎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種疏

漏，並不是由於什麼粗心大意，而是根源於他對印度邏輯的

偏愛，偏愛便使他夾雜著一些非科學的態度”。20這是合乎

事實的分析。 

其二，對法相宗的推崇。章太炎自從讀過《瑜珈師地論》、

《成唯識論》等法相宗的著作以後，認為法相宗與自己所治樸

                                                       
19 《國故論衡．原名》。 
20 《中國邏輯史‧近代卷》P226，甘肅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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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極為相似，而其理論則遠遠超過了周秦諸子。因此他對於

法相宗是格外欣賞的。他說： 

及囚繫上海，三歲不覿，專修慈氏，世親之書。此一術也，以

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樸學相似，易

於契機。解此以還，乃達大乘深趣。私謂釋迦玄言，出過晚周

諸子不可計數，程、朱以下，尤不足論。21 

章太炎在主編《民報》期間，一再提倡佛教，主張“用宗教

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在佛學眾多的宗派中，他特

別推崇法相宗。章氏在剛到東京時的演說中說： 

這法相宗所說，就是萬法惟心，一切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

總是幻見幻想，并非實在真有…在哲學上今日也最相宜。22 

後來他又發表了《建立宗教論》，認為“今之立教”，應以

唯識宗為宗，“特不執一己為我，因以眾生為我”，“故一

切以利益眾生為念。其教以證得涅槃為目的，等而下之，則

財施無畏施等，亦與任俠宋、墨所為不異。乃有自捨頭目腦

髓以供眾啖者”。23 

1907年1月，章太炎發表《無我論》，他在文中特地解釋

了自己所以提倡佛學的原因，他說： 

民德衰頹，於今為甚，姬孔遺言，無復挽回之力，即理學亦不

                                                       
21 《菿漢微言》。 
22 《演說錄》，《民報》第 6 號。 
23 《民報》第 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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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持世。且學說日新，智慧增長，而主張競爭者，流入“害

為正法論＂；主張功利者，流入“順世外道論＂。惡慧既深，

道德日敗…自非法相之理，華嚴之行，必不能制惡見而清汙

浴。24 

為什麼章太炎對法相宗如此情有獨鍾呢？他解釋說： 

僕所獨尊法相者，則自有說。蓋近代學術漸趣實事求是之途。

自漢學諸公，遠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學萌芽，而用心益復縝

密矣。是故法相之學，於明代則不宜，於近代則甚適。由學術

所趣然也。25 

法相宗的理論條理分明，嚴謹有序，所以在近代愈益講求科

學的時代，反而能夠顯示出其生命力，這是章太炎“獨尊法

相”的主要原因。 

研究法相宗的理論，自然需要掌握其最基本的方法論。既

然章太炎如此推崇法相宗，那他對因明學的重視也在情理之

中了。 

 

本世紀初，革命黨與維新派為了宣傳各自的政治主張，擴

大各自的勢力和影響，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論戰。章太炎主持

《民報》時期，正是《民報》同《新民叢報》之間的論戰達到

                                                       
24 《民報》第 11 號。 
25 《答鐵錚》，《民報》第 1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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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峰的時候。章太炎在《民報》上發表了大量針對《新民叢

報》的文章，并最終在論戰中占據了上風。 

出於論戰的需要，論辯雙方都要盡可能地抓住對手的謬

誤，并且不讓自己的議論露出破綻，這就要求論辯雙方掌握

高超的辯論技巧——邏輯學。梁啟超很早就對邏輯學進行過

研究，他於1902年所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 

論理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度有因明之教。而希臘自芝諾

芬尼、梭格拉底，屢用辯證法，至亞里士多德，而論理學蔚為

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論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處，而真理愈

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龍等名家之言，然不過

播弄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理。而其後亦無繼者。以故

當時學者，著想非不邃奧，論事非不宏廓，但其周到精微，則

遠不逮希印二土。26 

可見梁啟超對邏輯學是較為重視的。此後，梁啟超又於1904

年撰寫《墨子之論理學》，對邏輯學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 

對於梁啟超之所長，章太炎當然是非常了解的。為了能在

論戰中立於不敗之地，章太炎并不僅僅滿足於閱讀一部《因

明入正理論》，他還廣泛研讀了西方的邏輯學著作。因此他

對於亞里士多德、培根、穆勒等西方邏輯史上代表人物的學

說都有所了解。他說： 

既東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輒讀藏經，又取魏譯

                                                       
26 《飲冰室文集》之七 P33－34，中華書局 1989 年 3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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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及《密嚴》誦之，參以康德、蕭賓訶爾之書，益信玄

理無過《楞伽》、《瑜珈》者。27 

對印度文化的偏愛，使他更傾向於接受佛學理論而非西方思

想。同樣在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中，章太炎經過比較後也認為

因明學的論式是最完美的。因此，章太炎在他的辯論駁難的

文章中，便運用了因明學這一論戰的武器，并在有意無意之

間，使用了許多因明學方面的概念。 

如章太炎在《無神論》中說：「嘗試論之曰：若萬物必有

作者，則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極之，至於無窮。然則神造

萬物，亦必被造於他，他又被造於他，此因明所謂‘犯無窮

過’者，以此斷之，則無神可知已」。28他在《人無我論》

中說：「世間現有見石而認為虎，見繩而認為蛇者，亦有見

彼沃明蜃蛤等物而認為石子者，亦有見孔子而認為陽貨者。

公言此想不起，即是遮撥現量，不應道理，又如公意，此有

情想，為取現量義，為取比量義耶？若取現量義者，惟形色

領受名號作業心識五事，是現量得，而我非現量得，不應道

理。若取比量義者，如彼嬰兒，未能思度，何緣率爾而起我

想」。29章太炎運用因明學的理論和術語對自己的觀點進行

論證，因此也就顯得較有說服力。 

                                                       
27 《自述學術次第》。 
28 《民報》第 8 號。 
29 《民報》第 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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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章太炎在《五無論》中說：「今之人不敢為遁天之民，

隨順有邊，則不得不有國，亦不得不有政府，國家與政府，

其界域固狹隘，故推其原以得民族主義，其界域亦陝隘，以

民族主義為狹隘而不適於國家者，斯謂‘有法自相相違’不

成比量」。他於此自注曰：“如三支法，彼先立一量云：‘民

族主義是狹隘見，於無界中強分界故，喻如宗法思想’。此

亦可以立一量云：‘國家主義是狹隘見，於無界中強分界

故，喻如村落思想’。兩因復陳皆同，則前者所以破故，亦

即所以自破。若作三段法亦得”。30雖然他說「若作三段法

亦得」，但他還是運用了因明的三支法來進行推理，以宣揚

他的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的五無思

想。 

由於因明學在當時還只有極少數人能夠通曉，所以許多人

都對章太炎在文章中使用大量法相宗的專用名詞感到不

滿，認為“佛書梵語，暗昧難解，不甚適於眾生"。章太炎

對此辯解道： 

余復自檢，梵語譯音之字，大略無幾…此略讀書者所共曉，故

下筆亦多隨意。其餘固漢語耳，古德譯義，或有參差，悉以奘

公為正。法相宗名詞深細，固非人人盡曉，有時亦或加注。其

可以通俗語相代者，隨分增移，頗自矜慎。竊以報章之作，普

示國民，震旦雖衰，碩學膚敏之士，猶不遽絕，一二名詞，豈

                                                       
30 《民報》第 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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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為其障礙。若欲取諧時俗，則非獨內典為然，即他書亦多難

解者。苟取便宜，失其本意，所不為也。 

章氏於此自注曰：“如日本村上專精欲改因明之喻體喻依為

理喻事喻，較諸原文，殊易了解。不知喻體本非是喻，今以

理喻為名翩其反矣”。31說得振振有詞，一時讓人難以反駁。

其實，章太章的那些政論文中，完全不必要去套用那些生僻

的語句，歸根結底他是為了顯示自己學識的淵博才如此行文

的。而他的這種做法，也確實使得那些對因明學毫無研究的

論戰對手們一一敗下陣去。 

 

在近代中國思想啟蒙時期，邏輯學成為思想家們進行宣傳

論辯的有力武器，章太炎憑藉其淵博的知識，有效地運用了

佛家的邏輯理論——因明學，使其成為革命黨的領袖人物。

因此，可以說章太炎與因明學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是其闡

發自己思想的基本工具 

                                                       
31 《人無我論》，《民報》第 11 號。 


